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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 章 诡异祠堂

我问陈先生，为么子还没完？

陈先生摇摇头，没有讲话，而是从我们站的地方跳到鱼塘水边上，然后

在岸边折了一条树枝，伸过去敲了敲那把篾刀。除了发出铛铛声，并没

有什么特别的。

我也跳下去，走到陈先生身边，问他，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陈先生讲，没有，这把篾刀是张哈子滴，就算有么子古怪，也就他能看

得出来。带回去给他看哈子。

我讲好，然后就要伸手去捡篾刀，但是被陈先生用铜烟枪拦住，他讲，

等哈，以防万一。

说完之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符，念了几句之后，把符纸往篾刀上一

扔，篾刀周围顿时一阵火光。只不过这火光很短暂，几乎眨眼即逝。然

后陈先生才对我点头，讲，拿着吧。

我伸手将篾刀握在手里，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和之前张哈子给我的那

把篾刀不一样，这把篾刀虽然轻了点，但是给人的感受却是很奇怪。至

于哪里奇怪，我也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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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走了一段路，我看到地里有乡亲们在烧苞谷杆子，浓浓的黑烟冲天

而起。这在我们村很常见，等到苞谷都掰完了之后，就把所有的玉米杆

子全部砍掉，然后堆在一起烧掉。烧过后的灰可以用来当做化肥，是纯

天然有机肥。——其实主要是去镇上买化肥，一天能够一个来回都算不

错的。所以家家户户都很喜欢用这样的肥料。

看到那些火堆，我突然知道篾刀上到底哪里不对劲了。我叫住陈先生，

问他，陈先生，难道你就没发现这把篾刀有味道？

陈先生停住等我，然后问我，么子味道？

我讲，头发烧焦的味道！

陈先生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篾刀放在他鼻子上闻了闻，然后皱着眉头，

又闻了闻，我以为他是在通过味道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但是他抬起头

后，却对我讲，么子味道都没得，你是不是闻错了？

我拿起篾刀又闻了一下，还是有那股味道啊。我讲，我没闻错，确实

有。

突然，我想到昨天晚上离开的时候，水里面曾经露出过那个小女孩儿的

马尾辫，难道这篾刀上被烧掉的头发，就是那个小女孩的？

想到这里，我把我昨天看到的一幕讲给陈先生听，陈先生想了想，讲，

你先把篾刀带回去，我再去看看鱼塘。

我哦了一声，就往村子里走了。

我先去了大伯家，想把篾刀给张哈子，但是大伯却讲张哈子刚刚出门去

了。

他已经醒了？



我问大伯张哈子去哪里了，大伯讲，好像是往祠堂那边去了。

我提着篾刀，出门就往祠堂那边跑去。

等我跑到祠堂门口的时候，没看到张哈子，却发现祠堂门已经关上了，

我记得昨天我和张哈子离开的时候，我没有听到张哈子关门的声音。不

仅如此，那把锁好像也有人重新换了。因为我记得昨晚那把锁被张哈子

一篾刀给劈烂了的。

我一开始认为是村民们今天发现后重新关上的，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我错

了。因为在祠堂的门口，倒着一个纸人，这个纸人的一只手还抵在大门

上，看上去就好像是在敲门。

我壮着胆子走进去一看，发现纸人的半边脸是烂的，是被张哈子一篾刀

抽烂的。没错，它就是不肯为我大伯转身的那个纸人。我记得当时张哈

子是让他回来，然后问问有没有谁愿意帮我大伯转身，没想到它回来是

回来了，却连祠堂的门都没进去！

这么看来，这祠堂的门，是昨晚上就被关上了的，而且应该是在我和张

哈子离开后不久就被关上了。否则要是今天早上被村民关上的话，那么

他们肯定会把这个纸人给挪走或者烧掉。

可是，如果不是村民关门的话，那又会是谁把祠堂的大门给关上了呢？

我想起昨晚张哈子在祠堂里做纸人的时候，就一直在说觉得有人在监视

他，可是找了半天，最后只找到头上的月亮。难道，真的只是月亮在看

着张哈子吗？我也被月亮照着的，为什么我没有那种感觉？

我发现自从我爷爷去世以后，我就有很多的问题想不明白，这样的情

况，是在学校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过的。



既然张哈子不在祠堂，我就打算再去其他地方找找，可是这个时候我突

然听到祠堂里面好像传来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

祠堂的门是从外面锁上的，围墙比任何一家的院墙都要高，想要进去根

本不可能。那里面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趴在祠堂的大门上，透过门缝往里面看进去，可是祠堂院子里干

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但是那声音却实实在在的存在，我想，可能是老

鼠在咬什么东西。

往外走出一段路，我突然意识到，昨天晚上张哈子叫我在堂屋里烧纸钱

的那些灰去哪里了？难道又是阴鸡来打扫卫生了？不可能啊，阴鸡昨天

晚上都在坟地里帮忙破解三尺神明印，哪里有时间回来打扫卫生？

我一边想一边从祠堂走出来，没走出多远，就看到张哈子朝着祠堂走了

过来。我喊了他一声，他显然没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他问我，你到这

里搞么子？

我讲，我这不是怕你人生地不熟嘛，所以特地过来找你。

张哈子看了我一眼，讲，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你以为我是你迈？火车

厢屁大个地方都可以绕大半夜！

我嘿嘿一笑，被他讲的竟然无言以对。

张哈子看了一眼祠堂滴大门，讲，你个瓜娃子倒是有心，晓得给祠堂换

把锁。

我讲，不是我换的，我还以为是你换的。而且我刚刚往里面看了哈，里

面干净的连昨晚烧的纸钱灰都不见了。



张哈子疑惑的看了我一眼，然后自己趴到门上往里面看了一眼，这才站

起身来对我讲，你们这个村子，没得一个地方不诡异滴。不管老，反正

五体投地解了，老子也要回去了。

我讲，那刚好，这把篾刀还给你。

哪个晓得张哈子一看到这把篾刀，脸色唰的一下就变白了，他问，你这

把刀从哪里搞到滴？

然后我就把之前和陈先生去鱼塘的事情给他讲了一遍，张哈子从我手里

拿起篾刀左右来回看了看，突然问我，你讲姓陈滴那个憨货又回鱼塘

老？

我点头。

他大骂一声，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要出事！

讲完之后，他转身就跑，害得我也跟着跑。可是跑了一阵之后，他突然

停下来，问我，鱼塘是哪个方向？

我心想，你大爷的，你不知道鱼塘是哪个方向你就乱跑，你咋不上天

呢？

不过想想也对，他昨天是从我爷爷的坟地去的鱼塘，然后就回了坟地，

再然后就是从坟地被我大伯背回了村子，所以从村子怎么去鱼塘，他还

真的不知道。

于是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跟着，边跑边喊，你快点，跑这么慢，你怎

么追女同学？

我实在没忍住，问了一句，大哥，你讲的这个「追」和跑的慢没得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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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因为张哈子已经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讲，啷

个就没得关系老？从前有一个伟大滴哲学家讲过，跑得慢滴马儿没有草

吃，跑得慢滴男滴没得女朋友……

我赶紧打断他，我讲，你等一哈，这是哪个哲学家讲的？

张哈子很是骄傲的讲，不好意思，哲学家这个称号我觉得我哈是有一点

差距的，其实都是他们乱叫滴，你听听就好老，千万莫到处乱传，你也

晓得，我这个人吧，比较低调。

我决定以后和张哈子到一起的时候，能闭嘴就尽量不开口。

跑到鱼塘边上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陈先生的身影，我心里咯噔一下，心

想陈先生不会出什么事吧？

张哈子讲，你往鱼塘中间看。

我顺着看过去，那里果然浮着一个人，正是陈先生！

第 72 章 鱼塘中央

突然，张哈子冲着另外一个地方大喊一声，哪个狗日滴偷窥老子？

我吓得赶紧回头，但是只看到面前的草丛轻轻动了几下，和风吹的没有

什么两样，没有看见什么人。

我本来想问是不是你张哈子听错了，或许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动物。

但是还没等我问出口，张哈子就先把那把小一号的篾刀塞给我，然后

讲，你下水去捞姓陈滴，我去追那个狗日滴。那家伙看我滴感觉，和昨

天晚上在祠堂被监视滴感觉一样，肯定是同一个，老子今天非要弄死他

不可。



讲完之后，张哈子就钻进草丛里，几个呼吸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个偌大的鱼塘。我记得小时候还会跟着村子里

的同龄人来这里洗澡，但是后来据说出事了，爸妈就不再让我来这里

了。就算有时候偷偷跑来，也看不到其他的伙伴。但是不管怎样，当初

的岁月还是十分美好难忘的。如今的岁月虽然难忘，但要说美好，还真

是半点关系都没有。

我脱了鞋子，本来想学着张哈子把篾刀咬在嘴里的，但是我试了几下，

发现自己的牙齿根本就没有那个本事。无奈之下，就只好把篾刀别在腰

带上。只希望到时候不要沉下去才好。

从小时候被爸妈禁止下鱼塘之后，这是最近第二次下水了。第一次是不

情不愿的被推下来的，第二次则是为了救人。

说实话，现在我对这个鱼塘的恐惧，不亚于任何一个恐怖地方。单别的

不说，就说从水底冒出来的小女孩的脑袋，我估计在我以后的睡眠生涯

中，肯定会梦见无数次。还有那只沉在水底的王二狗的手，万一它等我

游到湖中央的时候再拉我一次，我是不是就要死翘翘了？

不过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已经游出了一段距离。我尽量不让自己去

想昨天晚上出现的那一幕幕。可是人往往就是这样，越是提醒自己不要

去做什么，就越是忍不住的去做什么。我现在的脑子里，就全部是那颗

前后脑袋都绑着马尾辫的小女孩缓缓冒出水面的场景。我是真的害怕在

我游到陈先生身边的时候，那颗脑袋会出现在。

不过怕归怕，事情还是要做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陈先生就这么淹死在

鱼塘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张哈子会那么放心让我来救陈先生，因为在我

看来，陈先生这么厉害的角色，都被浸尸鱼塘，我一个大四的学生，还

不是分分钟就要被它们弄死？



还好，眼看着就要够着陈先生了，一路上都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现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刚起，我就全

身寒毛竖起——之前密密麻麻死了一片的鱼呢？！

我们一路跑来没有看到村民过来捞鱼，这些鱼死了更加不会自己跑掉，

那这么多的鱼，去哪里了？

想到这里，在水里的我忍不住的全身打了一个寒颤，心想着快点把陈先

生弄上岸再说，否则他这么泡着，到时候人没淹死，手脚却被泡浮肿

了，这就太亏了。

距离陈先生还有一臂的距离，我蹬了一脚，身子往前蹿出一些，伸手过

去就要抓住陈先生的胳膊。按照道理来说，我这蹬腿伸手的距离，怎么

也超过了一臂的长度，不可能抓不住陈先生，但事实却是，我居然扑空

了！陈先生还在我前面的一臂距离处！

我眨了眨眼睛，暗想莫非是自己眼花了？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毕竟在水面上，和前面的物体是二维界面，很难形

成一个直观的立体图，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产生误差。原本以为只有一

臂的距离，其实可能有好几臂。有句俗语说得好，望山跑死马，就是这

个道理。

于是我继续蹬腿往前，差不多往前游了好几米远后，陈先生竟然还在我

前面差不多一臂的距离。我不是近视眼，我的视线应该不会出现偏差，

一臂和两臂绝对是不一样的感觉。可为什么我就是够不着呢？

我再次拿出望山跑死马的俗语来安慰自己，并且这一次我死死的盯着陈

先生的身体，如果他动了的话，我肯定就会发现。

又游了好几米，我距离陈先生的身体还有一臂的距离。



我寻思着我应该停下来看看现在的位置，按照我刚刚那种游法，肯定已

经游过了鱼塘的中央，于是我试着用脚踩一踩鱼塘底，可是试探了几次

之后，发现我的脚还没触碰到鱼塘底，水面就已经没过了我的鼻子。这

肯定还是鱼塘中央。

不能再游了，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我停下来，双腿在鱼塘里来回

踩踏，用我们村子的话来说，这叫做「踩软水」，可以保证自己不沉下

去。我使劲儿蹬了一下，想把头高过陈先生的身体，来看看岸边以确定

自己的位置，这一看之下，我差点一口水呛进肺里！

我竟然在岸边看到了我的鞋子！

我下水的时候，是把鞋子放在岸边的，下水之后就一直冲着陈先生的身

体游了过来，中间并没有游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的鞋子就应该

一直在我的身后，而不是在我的面前！

可是现在我的鞋子却在我的正前方，陈先生也在我的正前方，也就是

说，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游泳的方向！而且，还绕过了陈先生的

身体？

这怎么可能呢？我一直是朝着陈先生身体的方向游的，陈先生也一直在

我的前面，我怎么可能会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而我自己竟然完全不知

道呢？

肯定不对，只要陈先生的身体在我的前面，那么我的方向是肯定不会变

的！除非——除非陈先生的身体在动！

这是唯一的解释，否则这青天白日之下，还能见鬼了不成？

为了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我再次冲着陈先生的身体往前游去。只不过，

这一次我不再是自由泳，而是改用了蛙泳，每往前游出一步，我就会猛

地抬起头来，越过陈先生的身体，看看我岸边的鞋子在哪个方向。



果然，往前游了几次之后，我的鞋子已经到了我的右手边，也就是说，

陈先生的身体果然在动，而且，还一直在带着我在鱼塘中央绕圈子！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不想上岸吗？还是说，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

都没办法控制？消失的死鱼，陈先生自己会动的身体，这件事越想越诡

异。

我对陈先生讲，陈先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你既然自己会动你自己游

上岸去。

陈先生没有应我，还是那样浮在水面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一个问题，

我能看到的只是他的后脑勺头发，那么，他就是趴在水面上的，也就是

说，他的嘴巴和鼻子，全部在水里！

从我游过来到现在，最起码也有七八分钟了，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可

以憋气七八分钟。他如果还活着，他是怎么呼吸的？他如果死了，他是

怎么移动的？

想到这里，我又冲着他的身体大喊了几声陈先生，但还是没有得到回

应。

这里太诡异，我决定要先回岸上去。

当我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全身细胞都开始害怕起来。因为我看不

见这么深的水底下到底有什么，它们会不会就在我的身下，跟着我一起

动？

越是这么想着，我就越害怕，总感觉这深水里，会有什么东西要冒出来

一样。我改变了一个方向，往我的右手边，也就是我放鞋子的岸边游

去，可是我游了至少七八分钟后，我发现，我的脚还是触不到鱼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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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下来，用踩软水的方法悬在水面上，伸着头四处看了看，想要确定

一下自己的方向有没有错。可就在这个时候，陈先生的身体却缓缓的飘

到了我的面前！

我原本就是要来捞陈先生的，现在他居然还主动送上门来，我自然是毫

不犹豫的往前去捞他。可是刚游出几米，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

是，我不能跟着眼前的陈先生身体走，因为会被他带错方向。

而且我还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之所以还一直留在鱼塘的

中央，是因为我刚刚一直跟着岸上的那双鞋子来修改我的前进路线，可

是这样绕了七八分钟，我还是在原地打转。所以，那双鞋子肯定也有问

题！

弄明白了这一点，我想起之前和陈先生他们在陈泥匠院子外面打转转那

件事，当时的我一直是根据北斗星的位置来走，可最终的结果还是走到

的原地。当时陈先生给出的解释是，你以为你是在用你自己的眼睛看

路，其实只是看到别人眼中的画面而已。那次陈先生去把陈泥匠的眼睛

封了之后，就很顺利的走出了那个怪圈。

虽然眼前还躺着一个陈先生的身体，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还活

着，毕竟他的脸埋在水里已经那么长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我一个人在

这里，我应该如何去破解这个怪圈？

张哈子不知道追谁去了，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我总不能一直泡在水

里，更何况，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些疲惫了，再这么下去，我肯定会溺

水。

陈先生当时的做法是封住作怪那家伙的眼睛，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

在作怪，又怎么可能去封住那家伙的眼睛，再说了，我压根儿也不会陈

先生的手段啊。



我望了一眼岸边的鞋子，又看了一眼身前的陈先生的身体，我突然意识

到，是他们两个一直在误导我的视线，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原地打转，既

然这样，我只要不看他们，就一定能走出这个怪圈！

想到这里，我干脆把眼睛闭上，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看，就这样一直

往前游！

鱼塘是一个不规则的圆形，但是不管怎样，只要我按照一条直线去游，

就一定能够游到岸边！

我闭上眼睛，不顾周围的一切，拼尽全力的往前游，很快，我就感觉到

手能触碰到鱼塘底的软泥，我到浅水区了！

我还是没有睁眼，而是站起来，笔直的往前走。

我已经感觉到我踩到了岸上，那种坚硬土层的感觉，和鱼塘底的那种软

泥，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我这才睁开眼，想着这算是我第一次独立解决问题，正准备大笑三声，

却看到陈先生站在我面前，吓得我差点一屁股又跌坐回鱼塘里。

陈先生问我，你个小娃娃，憨笑个么子卵？

我马上回头看一眼鱼塘中央的那个身影，他还在那里！可是眼前的这个

陈先生绝对是如假包换，那么鱼塘中央的那个家伙是谁？

我指着鱼塘中央，一脸震惊的问陈先生，陈先生，你看那个是不是你？

陈先生看都没看就骂我，是个屁，老子不是站到这里滴？

但陈先生还是往那边看了一眼，然后，他的表情和我之前的表情差不

多，都是一脸的震惊。他问我，你刚刚下水就是去捞那玩意儿？你看清



楚他长什么样子没有？

我讲，我没看清楚，我距离他始终还有一臂的距离，怎么都捞不到。

陈先生讲，这鱼塘透着古怪，你刚刚是不是在里面迷路了？

我讲，是的，游了半天都游不出来，最后还是闭着眼睛才游出来的。

陈先生笑了一声讲，小娃娃不错嘛，哈晓得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是放到

毛爷爷那个时候，你想不出名都难。

我嘿嘿的笑了一声，讲，这些都是小把戏，陈先生才是真本事。不过，

陈先生你刚刚搞么子去了，我还以为你淹水里了。

陈先生讲，那是你不熟悉我，熟悉我的人都晓得，我一辈子都没下过

水。我刚刚去你爷爷老屋那边看了哈，我怕那边出事，哈好，暂时没得

事。

我问，那鱼塘里面的那个你是啷个回事？

陈先生讲，估计是个障眼法，看我破了它。

说着，陈先生从怀里掏出一枚铜钱夹在左手手指之间，随后，那枚铜钱

就在陈先生的手指之间翻滚，这个动作我有些熟悉，是当初陈先生用来

打散跟在我们后面黑猫的动作。

陈先生突然一挥手，那枚铜钱便像是长了眼睛一样，朝着鱼塘中央的那

个背影飞了过去。

「哗」！



鱼塘中央传来一阵声音，那个身影被陈先生的铜钱打中，刹那间就消散

在原地，可是，原地却凭空出现了数百条翻着白色肚皮的死鱼！

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刚刚我一直在追逐的那个身影，竟然是由这

些死鱼组成的！

我笑着问，陈先生，这些鱼是不是成精咯，居然还会聚到一起变成你的

样子？

哪晓得陈先生看到人影变成鱼的时候，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他讲，

事情没得那么简单，如果我没猜错滴话，这种鱼应该叫做归墟鱼。

我讲，归墟我晓得，传说是海中无底之谷，是众水的汇聚之处，比喻为

终结的意思。但是，么子喊过归墟鱼？难道是终结鱼？

终结者我听说过，终结鱼我还真没听过。

陈先生讲，我也是听我师傅当年无意间提起滴，他讲到几百年前滴时

候，有个皇帝派了一个太监下海去找仙药，那个太监先后七次下海，仙

药没找到，倒是死了一大批人。他自己也死到咯外头，只有一封信寄到

皇帝滴手里，那封信上面只写了三个字：归墟鱼。

我听到这里，马上联想到我的历史知识，能够对得上号的，就只有郑和

下西洋这件大事。我问陈先生，那件事和刚刚那一幕有么子联系？

陈先生讲，当年那个太监带了几千人下海，在海上滴时候遇到了大风，

有些人就被吹到海里面去咯，等风停下来滴时候，他们看到有人浮到海

面上，他们就派人下去救人，但是下去滴人，没有一个再上船，全部死

到了海里头。当时船上就有人讲，这是遇到咯归墟鱼，喊郑和赶紧走，

再不走，死滴人更多，但是郑和没听，结果八千多人，到最后差点一个

都没剩。据说，这种鱼，可以聚到一起化成你熟悉的人的样子，然后让



你去救，最后把你困死在水里，等你淹死后，它们就会上来把你滴尸体

吃了，然后再化作你滴样子，继续迷惑人。

我问，这不就是食人鱼吗？

陈先生摇头讲，在归墟鱼面前，食人鱼连个球都不算。

我又问，那我刚刚为么子没得事？

陈先生讲，这些鱼肯定不是正宗的归墟鱼，是有人到这里刻意养殖归墟

鱼，而且看起来哈没到火候。

讲到这里的时候，陈先生的身子竟然剧烈的颤抖起来，满脸惊恐的样

子。我问陈先生啷个了？

陈先生讲，你晓得养殖归墟鱼最恐怖滴地方是么子不？

我摇头讲，不晓得。

陈先生双眼死死的盯着鱼塘水面，他讲，归墟鱼最恐怖滴地方就是，它

们，只吃人肉！

听到这话，我瞬间明白了陈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害怕。

如果陈先生讲的是真的，那么，鱼塘里面出现了归墟鱼，就说明这些

鱼，都是吃死人长大的！

也就是讲，在鱼塘的底部，在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具具人

的尸体！

这些尸体，就是归墟鱼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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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4 章 累累白骨

专吃人肉的鱼！

一想到这个我的胃里就一阵翻滚，我仔细想了想这些年来，我有没有吃

过鱼塘里的鱼，还好，我从小就不爱吃鱼，所以至今为止，还没吃过鱼

塘里的鱼。不仅仅是我，好像我们家都不喜欢吃鱼。

可是，这并不代表村子里的其他人不喜欢吃鱼。一想到他们吃的鱼，竟

然是吃着人肉长大的，我差点没吐出来。

我强行抑制住我的冲动，问陈先生，那现在怎么办？

陈先生想了想，然后果断的讲，找人把鱼塘给挖了，把水放空！

我点点头，心想也只有如此了。只不过怕村民们不会同意这件事，毕竟

这个鱼塘在村子里的时间比我的年纪还要大，而且村民们隔三差五的就

会来这里抓鱼吃，现在要挖干鱼塘，估计阻力会很大。

我们决定回去找人，在路上的时候碰到骂骂咧咧走过来的张哈子，他看

见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跟丢老。

然后他看了陈先生一眼，讲，你个陈憨货，你哈没淹死么？

陈先生讲，小阳给我讲咯，不过我根本就没掉进水里。

张哈子问，啷个回事？鱼塘中央趴到滴那个人不是你？

陈先生讲，不是我，我想，应该是归墟鱼。

张哈子问，归墟鱼？归墟我晓得，这个归墟鱼，是个么子玩意儿？



于是陈先生把之前给我讲的那些话又讲了一遍，张哈子这才恍然大悟，

讲，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连我的眼睛都被骗老，这归墟鱼很牛逼嘛？

找人挖鱼塘，我倒要看看，这个归墟鱼到底长么子样子！

我讲，陈先生也是这个想法。

张哈子看了一眼陈先生，讲，陈憨货也有聪明滴时候，不错，开窍老。

我问张哈子，你刚刚跑到哪里去了，你晓不晓得我差点游不出来！

张哈子没好气的看了我一眼讲，贱人就是矫情，你这不是好好滴迈？

或许是张哈子过意不去，他接到讲，我追那个家伙跟到祠堂，然后跟丢

老，就好像凭空消失一样。

我问，你没有进祠堂里面看看？

张哈子讲，小爷都跟到祠堂了，能不进去么？和上次一样，卵都没找到

个。不过，也不是么子都没找到，你晓得我发现了么子不？

我讲，不晓得。

然后张哈子就从腰上取出一卷书籍，我一看，这是昨晚找到的王家村的

族谱。

他讲，这本族谱有点意思，你要不要看哈子？

我接过族谱，拿起来翻了翻，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村民们的名

字！不仅没有，连姓氏都变了！不再是姓王，而是姓彭！

我问张哈子，你拿其他村子的族谱给我看干啥？



张哈子讲，你往后面看。

于是我耐着性子一边走一边翻，和普通的族谱一样，里面记载了每一个

人的出生年月，姓名，以及血缘关系图，咋看之下，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的地方。

突然，我看到最一页名字上，居然出现了一个外姓人！

对我们这样一个偏远的山村来说，族人的观念比什么都根深蒂固，就算

是入赘，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族谱上面，死后也是不能进入祖坟的。可

是，这个外姓人的名字为什么可以出现在族谱之上？

我再往后翻一页，发现后面已经没有了。于是我又看了一眼这个外姓人

的名字，王农友。

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好像以前在哪里听过也见过，但是一时半会

儿却又想不起来。

张哈子讲，看出问题来了没有？

我讲，为么子在他们族谱的最后一页，出现了一个外姓人？

张哈子讲，你个哈挫挫（蠢家伙），你再看看这本族谱。

张哈子说着，又从腰上抽出一卷书籍，依旧是一本族谱。

我心想，每个村子的族谱都是供奉在最高的地方，像伺候天王老子一样

伺候着，你倒好，直接把别人家的族谱别在腰带上，要是被别人发现

了，不抽得你掉一层皮？

我接过张哈子手里的这本族谱，从头往后面翻。这次我看到的，就是我

昨天看到的那本王家村族谱。



我一直翻到最后，里面都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外姓人，全部姓王。

当我再翻到第一页看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农

友！

我现在终于想起来这个王农友是谁了，他是我们王家村的第一任村长

我一手拿着一本族谱，左右比较。在彭家的族谱上，他王农友是一个外

姓人，但是在王家村的这份族谱上，他王农友赫然是首任村长！

我问，这是啷个回事，怎么还会有两本族谱！？

张哈子讲，那是因为，你们村子一开始就姓彭，最后被这个王农友改朝

换代咯。也就是讲，你们村子，之前应该是叫做「彭家村！？

我被张哈子的话彻底的震住了。我从小到大，周边的人都是姓王的，所

有人都告诉我，我的家乡叫做王家村，可是现在，张哈子居然讲我从小

长大的这个村子叫做彭家村，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一直以为你爸是你

爸，可到头来你妈却告诉你，你爸其实是隔壁老王一样让人难以接受的

想死！

从我爷爷死去开始，我就觉得我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疑惑当中，诡异的事

情一件接着一件，而且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爷爷底下埋得那位是谁，爷

爷和奶奶找了多年的九狮拜象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这本族谱又跳出

来告诉我，其实你生活的村子并不是你之前生活的村子。此时此刻，我

真想朝着这老天骂一句，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

我们来到村支书的家里，陈先生说明了来意，王青松一开始还有些犹

豫，可是当他听到陈先生说了归墟鱼的事情之后，他趴在堂屋门槛上吐

了好几次之后，终于大手一挥，决定挖鱼塘！



在村支书去召集人手去挖鱼塘的时候，我和张哈子他们先行回了鱼塘，

我继续抱着那两本族谱翻来覆去的看。我大致算了算时间，王农友出现

在彭姓族谱里，是两百多年前。

一想到这个数字，我立刻想到了我爷爷下面埋着的那位，陈先生说过，

那家伙应该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能够确定，

地下那位，他真正的身份，就是这位王农友？可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从

彭家的族谱里给独立出来？难道说，他对彭家人，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

事情，所以才要把那一段历史给抹杀掉？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张哈子和另一边的陈先生，希望他

们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可是张哈子和陈先生都是摇头，说没听过。

既然他们都没听过，那么就应该不是一位什么了不得的人物，随后，我

又把彭姓族谱上的人名全部看了一遍，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能引起我注

意的名字。最后我把视线集中在最后一位彭姓人的身上，是他把王农友

写进了族谱里。是什么原因会使得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王农友写进族

谱的？我也稍稍瞥了一眼他的名字，叫做彭景燧。并没有什么特别，所

以也就没怎么在意。

就在这个时候，鱼塘那边传来惊呼声，原来是村民们挖出了一条渠道，

鱼塘里的水正在被放走。

为了加快速度，王青松又指挥着大家去挖第二条沟渠，这样下来，等到

快中午的时候，已经挖了四条沟渠。

放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必要一直等在这里，村支书召集了大家回村

子去了。我也领着张哈子和陈先生回我家去了。

晚上的时候，是我跟着张哈子睡，理由是张哈子非要跟着我睡，踢都踢

不走。陈先生就只好去大伯家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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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的，听清楚了才知道，原来

是鱼塘的水放干了。

而他们慌张的原因是因为，在鱼塘底，有累累如山的白骨！

第 75 章 最后一位彭家人

我跟着张哈子来到鱼塘边上的时候，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村民，他们

并不知道归墟鱼的事情，所以在看到这些白骨的时候，除了指指点点议

论纷纷之外，并没有像王青松那样，在岸边已经吐得死去活来。

我看了一眼鱼塘，在鱼塘中央的位置，密密麻麻的堆放着大量的白骨，

肉眼可见的人头骨，就不下二十多个。除此之外，我第一次看清楚了陈

先生口中的归墟鱼长什么样子。

当鱼塘的水放干的时候，在那些累累白骨之间还有一些鱼在翻腾跳跃，

它们似乎并不愿意就此死去。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些鱼和我们平时见的

鱼有些不太一样，它们不仅仅长得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是黑色的，嘴巴

可以张的很大，初步估计，可以把一个婴儿的拳头给吃进去。

那些鱼在鱼塘底跳来跳去，张大着嘴巴似乎在竭力的呼吸着空气中的氧

气。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们张大着嘴巴的样子，我突然想到了我的爷

爷。我爷爷的嘴巴也是大张着的，他和这些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他们都是憋死的。

鱼塘的存在由来已久，我问了一圈，发现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不知道

这个鱼塘的最初建造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的回答竟然出奇的一致，那

就是当他们出生的时候，这个鱼塘就已经存在。

这个鱼塘是一个古老的存在！



我和张哈子找到陈先生的时候，他正蹲在地上默默的抽烟，看着眼前的

这些白骨，一言不发。我看得出来，他有些惆怅。不仅仅是他，整个村

子里的人，看上去都很惆怅。也是，一下子在鱼塘里面发现这么多具白

骨，没有谁能无动于衷。

王青松好不容易吐完了以后，跑过来问陈先生，陈先生，现在该啷个

办？要不要报警？

这一两条人命，王青松还能够压下去，但是这里最起码二十多条人命，

怎么压也压不住，所以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报警。

陈先生讲，报警有个卵用，这些人怎么看都死了好几十年咯。

张哈子也讲，这一看就是死了有些年头滴人，警察也查不出来个东南西

北。

王青松急的都快哭了，那现在到底该啷个办嘛？

陈先生没好气的讲了一句，哈能咋个办？找个地方把他们埋老。

张哈子却讲，没必要那么麻烦，更何况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个脑壳对应哪

个身体，哈不如找人把鱼塘填了，简单粗暴有效。

一阵商量之后，王青松决定采用张哈子的意见，原因除了上面讲的那一

点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那就是张哈子拿身份来压陈先生，陈先

生不得不举双手赞成张哈子的建议。

王青松跑去招呼村民开始挖土填鱼塘，张哈子则问我，最近一些年，有

没有听讲村子里面丢尸体的事情发生。

我想了想，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这种事的。我问张哈子问这个搞么

子。



张哈子讲，总要搞清楚这些人是从哪里来滴。对老，你们村有没有村

志？

我讲，那我就不晓得咯，这种东西我们一家外姓人是啷个都见不到的。

的确，村志这种东西，都是他们王家人才有资格看的，我们一家外姓

人，完全接触不到里面的东西。

张哈子让陈先生把王青松叫来，问了同样的问题，王青松讲，村志在祠

堂。

张哈子讲，现在就去拿。等哈子，我和你一起去。

然后我们四个人就离开了鱼塘往祠堂方向走去。

我问张哈子，你觉得这些人会是谁？

张哈子讲，你昨晚看过了族谱，难道你哈想不出来？

我讲，和族谱有么子关系？

张哈子骂道，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你哈好意思讲你是个大学生？这点

都想不明白？

我没讲话，因为我晓得张哈子在骂完之后，肯定会解释给我听。

果然，张哈子继续讲，这个村子现在叫做王家村，那么之前那些彭姓人

呢？你在村子这么久，难道你都没发现，附近山上滴老屋，没有一个是

彭家滴么？彭家人又不是神仙，生老病死在所难免，那他们死老之后，

到哪里去了？嘿嘿，很明显就是那个鱼塘！

我问，那是谁干的？



张哈子讲，很明显，那个叫做王农友的家伙！

我又问，他的动机是什么？难道他会杀了他岳父？

张哈子讲，所以现在要看哈村志，我相信上面绝对会有记载。

到了祠堂之后，王青松原本还打算拿钥匙开门的，但是却发现大门上的

锁被人劈断了，张哈子一脸严肃的讲，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滴时候，

锁坏了哈可以再换一个，但是真相却只有一个。快快快，去拿村志。

王青松只好无奈的去拿村志。

村志被放在神龛下面，贴在神龛的背面，要不是专门去找，根本就看不

到。

张哈子拿着村志，很快的翻阅起来，很明显他是有目的的去找一个东

西，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记载，他看都不看，而是专门在寻找着什么。

张哈子看了一阵之后，哈哈大笑，讲，果然如此，你们看这一行。

我凑上去，看见那一行上面写着：王家先祖农友公，葬于九狮拜象之

地，福泽后世，千秋万代。

张哈子讲，九狮拜象，就这是动机！

我无比的震惊，又是九狮拜象！两百多年前，大家就已经知道了这九狮

拜象，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为了这个九狮拜象开始争夺不断了吗？我

实在想不明白的是，这九狮拜象真的有那么好？竟可以让人泯灭了人性

去残杀自己的同胞？

再说了，王农友埋在这个地方之后，真的就做到了福泽后世吗？要不是

张哈子和陈先生他们，王家村几乎都要被屠村了！



等等，如果下面埋的是王农友，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弄出一个地煞冲月来

屠村？

我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张哈子讲，哪个讲下面埋的是王农友了？

我讲，村志上不是这么写的吗？

张哈子讲，村志上滴记载是这样，但是事实应该是，下面埋的那位是彭

景燧！

彭景燧！？最后一位彭姓人？

不过如果下面埋的是他的话，那么屠村的解释就合理了。当初王农友害

了他们彭家的人，所以现在他得势之后就出来报复，这样的解释合情合

理。只是，如果下面那位真的是彭景燧的话，那么，到底是谁将他埋进

去的？王家的人显然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张哈子显然早就有了答案，他反问我，你是不是

以为彭景燧就是最后一位彭家人？

我讲，难道不是吗？

张哈子直接开骂，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你个哈挫挫，肯定不是，他滴

女儿，也就是王农友滴婆娘，才是最后一位彭家人！

我恍然大悟，一边感叹张哈子的机智，一边暗骂自己的愚蠢。既然王农

友可以写上彭家的族谱，那么肯定是以上门女媳的资格写上去的，虽然

这个资格并不能登上族谱，但是想必他当初肯定是为彭家做出了不小的

贡献，至于是什么贡献，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他既然是以上门女

婿的资格登上族谱的，那么这个彭景燧，就一定有一位女儿！

可是，族谱上为什么没有记载！？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不仅仅是彭家的族谱没有记载，就连王家的族谱上面，在王农友先祖的

配偶那一栏，也没有记载，这很明显不符合常理！难道她也像我奶奶那

样，是一个不存在滴人？

第 76 章 祠堂灵位

只要来过这个世界上，那么在这个世界里，总会留下有关他的一些蛛丝

马迹。就比如我奶奶，即便是家里人从未提起过她，但我还是找到了有

关她的东西，一张照片和大伯交给我的一个日记本。那么，王农友的配

偶呢，她去哪里了？她又经历了什么？

我指着王农友配偶那一栏问王青松，王叔，为什么这一栏是空着的？

王青松看了一眼，然后叹息一声讲，唉，讲起来这算是我们王家门楣上

最大滴一个耻辱。

耻辱？

什么耻辱？

张哈子是第一个问出口的，而且我看到他脸上的神情，似乎对这种事情

很是感兴趣！还真是一个八卦的家伙！

王青松看了一眼陈先生，问，陈先生，这件事不讲可不可以？

陈先生还没来得及开口，张哈子就先讲，不行！如果理不清楚这些人之

间滴纠葛，就不可能搞清楚鱼塘那些白骨滴来源。难道不想晓得这件事

情滴真相？

王青松还是看了一眼陈先生，看到陈先生点头后，他才开始讲，先祖和

先祖母原本是很恩爱滴两个人，但是有一天先祖回来却发现先祖母居然



背着他偷汉子，先祖一气之下，就把先祖母浸了猪笼。唉，真是耻辱

啊！

张哈子听完冷哼一声讲，这个王农友还真滴是么子都做滴出来，为了一

个九狮拜象之地，连自己滴婆娘都敢害。

我听张哈子这是话里有话，所以问他，你的意思是？

张哈子讲，书上写滴是一码事，真实滴历史肯定又是另外一码事，我日

你屋个先人板板滴，老子敢赌一张毛爷爷，赌这只是王农友为了杀死最

后一位彭家人滴借口。

听到这里，我后背一阵发凉。如果真的是张哈子讲的这样，那么这个王

农友的心机之深厚，手段之残忍，已经不能够用令人发指这样的词来形

容了。简直就是畜生不如！

所以我对张哈子讲，你莫乱讲话，这很可能侮辱了一位先人。

张哈子却是满不在乎的讲，你个哈挫挫，要是王家先祖母真滴偷了汉

子，那么这个汉子是哪个？为么子在村志上没有半点记载？你觉得以王

农友滴脾气，他会容忍那个汉子滴存在？

我讲，很可能是因为王家先祖觉得这件事太过于耻辱，所以就没有把这

件事情记载在村志上面。而且，王家先祖母偷汉子的事情，不是也没有

记录在村志上面么？这样很合情合理啊。

张哈子讲，那你讲，王家先祖母到哪里去老？

我讲，很可能是她晓得了王农友杀了她父亲，觉得这个男人丧心病狂，

太过于残忍，所以就一个人跑了。她这样离家出走，放在那个时代，也

是一定不能上族谱的。王农友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所以就对大家大家



讲王家先祖偷汉子跑了，已经被他浸了猪笼，然后口口相传，就变成了

现在这样一个现实。

张哈子讲，所以，你滴意思还是不认同王农友杀了他婆娘？

我讲，不仅不认同，而且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来，等到王农友死后，那位

彭家的唯一后人又跑了回来，然后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法，把她父亲的遗

骨埋了进去，这样就非常合情合理了！

张哈子点点头讲，不管啷个样，现在终于可以确定，现在地下那位就是

彭景燧，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没有疑问老吧？

张哈子见大家都没有讲话，他继续讲，那么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讲，那

就是我追滴那个家伙，到底是哪个？为么子我追到祠堂以后，就完全找

不到那个人老？

陈先生问，连你也追不上么？

张哈子讲，老子又不是属狗滴，追不上又有么子稀奇滴？

陈先生嘿嘿一笑没有讲话，很显然，能够怼一下张哈子，他多多少少还

是有些开心的。

我问王青松，讲，王叔，祠堂我以前都没进来过，你晓不晓得祠堂里面

发生过么子怪异的事情？

王青松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灵位，然后他讲，祠堂里面供奉了这么

多这么多先人，就算是发生一点怪异的事情本来也没有什么稀奇，但是

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不晓得是不是自己做梦，还是真的看到咯。

我问，么子事情？



王青松又看了一眼灵位，然后脚步不自觉的往陈先生那边挪了一步，很

显然，他对陈先生的信任多过对张哈子和我的信任。

这之后，他才开始讲，那天是一个大月亮滴晚上，村尾王昌宏娶了个白

嫩白嫩滴婆娘，对，就和跟你们在一起滴那个女滴有点像。

我知道，王青松说的是陈先生的师叔刘桑祎。对于刘桑祎的出现，村子

里面不是没有怪声音，但是都被陈先生的威信给压了下去。再说了，现

在的刘桑祎和当初的刘寡妇，虽然长得很相似，但是脸上的神情和眼

神，完全都不是同一个人了。加上现在的刘桑祎还学会了打扮，比当初

的刘寡妇不知道要好看多少倍。

王青松还在继续讲：「因为是喜事，加上王昌宏这个娃娃又是村子里数

一数二滴干活好角色，所以乡亲们也就都给他去凑热闹，那个时候我刚

当上村支书不久，自然是要多喝两杯，没想到喝着喝着，就喝醉了，从

王昌宏院子出来滴时候，月亮都到了脑壳顶上。

王昌宏那个娃娃看我喝醉咯，就喊我到他屋里先将就一晚上，明天再回

去。这是他大喜滴日子，我啷个可能做这种打扰人家小两口洞房花烛滴

混蛋事，所以坚持要走。王昌宏讲要送我，也被我推了回去，自己一个

人从村尾走了回来。

走着走着，应该是喝醉咯滴原因，我以为走到了屋，哪个晓得推门推半

阵都推不开，我当时心里想，反正都到自己院子门口咯，进不去就进不

去，晚上又不冷，干脆睡一觉算咯。

就在这个时候，门里面有人和我讲话，他隔到门小声对我讲，青松，你

倒在我屋门口干么子？

我一听那个声音很像村头滴王明宣，我就笑道讲，咦，我不是往村中走

进去滴蛮，啷个会走过头走到老哥你屋来了？



里面那个声音对我讲，你喝醉咯，走错路咯。

我讲，是滴啊。老哥，你方便不，方便我就到你屋对付一晚上，你看可

以不？

王明宣老哥对我讲，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屋里今天来咯客人，没得地方

招呼你咯。你看，要不你换一家？

我讲，没得事，那我就到这里对付哈子就行咯。不过老哥，你讲话为么

子那么小，我都有点听不大清楚。

然后我就听到王明宣老哥给我讲，我不是声音讲得小，我是隔你有点

远。

我当时就讲，那你走近点就阔以了哈。

我听到那个声音讲，我怕我走进了会黑挫你，哈是隔远点儿好。

我笑到起对王明宣讲，都是村子里面抬头不见低头见滴，难道你哈长了

两个脑壳，哈讲黑挫我，我王青松长这么大，就哈没被黑到过。

然后我听到王明宣讲，那好，你要等哈子，我这里有点高，要慢慢往下

面爬。爬下来之后哈有个院子要过。

我讲，你又不是睡到屋顶上滴，能有多高。

之后迷迷糊糊中，我差点都要睡着了，我就问了一句，王明宣老哥，你

到没？

我听到门里面王明宣老哥滴声音传来，他对我讲，快了，院子走了一半

咯。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我当时心想，屁大个院子，能走这么久？我就趴到门上，透过门缝往里

面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黑得我当时酒都醒了。」

听到这里我也来了好奇心，就问王青松，到底是么子事，能把你酒都黑

醒了？

王青松身子颤抖着讲，因为我看到，院子中央立着一块牌位，上面写滴

就是王明宣之位！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王明宣前些天刚死不久，而我

睡的那个地方，根本不是王明宣老哥滴屋门口，而是祠堂门口！

他的话刚刚说完，堂屋里神龛上的数百灵位，哗啦啦的一阵声响，竟然

同一时间掉下了神龛！

第 77 章 归墟食骨

本来听着王青松说关于他的那个故事，我的后背就已经是冷汗一片，现

在这些灵位突然齐刷刷的从神龛上掉下来，一块块砸在地面上，噼里啪

啦的声音，吓得我差点叫出来。如果不是张哈子和陈先生都在我身边，

我相信，我肯定会吓尿的（略有夸张）。

我看了一眼这些灵位，全部一块不落的从神龛上掉下，这样的怪事，如

果说是风吹的，那绝对是扯淡！

我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张哈子，却看到张哈子正聚精会神的看着地面上的

这些灵位，眉头紧锁，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而陈先生的视线也是在灵

位和神龛之间来回移动，也在思索着。

突然，张哈子大喊一声，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快跑，这尼玛可能是要

地震老！

说完，他就跑到院子里，还不断的朝我招手，讲，瓜娃子，快跑出来，

难道你小时候没学过地震老要跑到宽阔滴地方么？



我用一种像是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张哈子，觉得这家伙果然还是太年

轻，不如陈先生老靠，所以我问陈先生，这是啷个回事？

陈先生摇摇头讲，我也不晓得是啷个回事，可能真滴是张哈子讲滴，要

地震咯。

我看见陈先生讲完之后看了一眼张哈子，然后就跟着走出去了。我看着

他们两个眼神的交流，我就晓得这里面肯定是有么子事是他们晓得的，

但是却不能让我晓得。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就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个傻

逼，明明别人都知道，可是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别人还不愿意告

诉你。

王青松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陈先生，听到陈先生讲可能真的要地震，立

马跑出去站在陈先生的身边。我没办法，也只好走了出去，和他们站在

一起。

这个时候，祠堂门口走进来一个人，她看见我们都站在院子的太阳底

下，就开口问我们，你们冷吗？还站在太阳下？

陈先生指了一下堂屋里，刘桑祎看了一眼，脸色立刻就变了，我不清楚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情，但看上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她问，怎么回事？

陈先生讲，刚刚不知道怎么了，突然之间就掉下来了，就在你进来前一

小会儿。

刘桑祎听了之后点点头，问张哈子，你怎么看？

张哈子讲，我用眼睛看。



刘桑祎听完伸手就要打张哈子，被张哈子躲开。张哈子讲，我不用眼睛

看，难道哈用屁股看迈？

我看见刘桑祎深吸了一口气，她胸前的那一对把原本就高高鼓起的衣服

撑的更加胀鼓起来，然后她又吐出一口气，似乎是把心里的怒火给压下

去之后，这才冷言冷语的对张哈子讲，张破虏，你不要逼我对你动手。

对付阴人你是比我有本事，但是对付阳人，哼，要不我们比划比划？

张哈子显然是知道刘桑祎的厉害之处的，所以在听到刘桑祎这么说了之

后，假装咳嗽了两下，然后对刘桑祎讲，不就是多活了几十年么，有么

子好怕滴？而且我跟你讲，不是我怕你，只是老子好男不跟女斗。

刘桑祎已经把双手举到胸前，用那双眸子盯着手掌看，然后淡淡的说了

句，已经很久没动手揍人了，也不知道动作会不会有些生疏。

这是一句威胁的话，就连我这个还没有正式踏入社会的人都听得出来，

这绝对是威胁。比我更加人精的张哈子自然是听出了其中的潜台词，于

是赶紧对刘桑祎讲，这不是摆到面前滴迈，灵位俯首，众生称臣，这是

要搞事情啊。

刘桑祎问，那现在啷个办？

张哈子这一次马上接口讲，必须要找个人把灵位摆回去啊。——反正我

没看到，我一直在院子里晒太阳，莫找我。

刘桑祎也马上讲，我也没看到，我刚到这里，莫找我。

陈先生也点点头讲，也莫找我，我也一直晒太阳。

我刚要讲话的时候，就被王青松抢了先，把陈先生的话重复了一遍。结

果就只剩下我还没讲。



我看着他们讲，意思就是讲这个人就是我呗？

张哈子讲，不是你难道哈是我啊？

我点点头，算是自认倒霉。所以转身就要去捡灵位，却被张哈子拦住，

他讲，现在不能摆，要等到晚上才能摆。

我惊奇的问，这是为么子？

张哈子讲，天机不可泄露，等到晚上你就晓得老。

我讲，那我不去，又不是我弄倒滴，谁爱去谁去。

没想到张哈子讲，必须是你去，你也不想想你爷爷闹出多大滴事，你不

去，谁去？

张哈子这么一说，我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只能无奈的答应下来。我心

里想着，反正见过那么多怪事了，不就是摆个灵位么，有什么好怕的？

这件事解决之后，张哈子问刘桑祎，你来这儿搞么子？

刘桑祎讲，鱼塘那边好像出了点问题。

张哈子皱眉问，么子问题？

刘桑祎讲，我也弄不清楚，就感觉怪怪的，所以想叫你们过去看看。

张哈子点点头，就跟着刘桑祎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吩咐王青松，让他

看着祠堂，别让别人进来了，到时候坏了灵位就罪过大了。

王青松看了一眼堂屋里的灵位，咽了一口口水，然后勉强的答应下来。



我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很害怕的，但是既然晚上摆灵位的事情都交给了

我这个外姓人，他身为村支书，再推辞显然就有些过了。

我跟着张哈子他们往鱼塘那边走，张哈子问陈先生，憨货，你师傅当初

是怎么给你介绍归墟鱼滴？为么子我没听我师傅讲过？

陈先生讲，我也是在我师傅老人家和别人讲话滴时候无意间听到滴。当

时他们聊了好久，我进去给他们倒茶，就刚好听到那么一段，其实我对

这个归墟鱼了解滴也不多，就晓得它们不吃活人，但是会让活人迷失在

水里，然后等着他掉气后，就会把他吃咯。

我想到了昨天我在鱼塘里的时候，好像真的是那样，那些鱼一直迷惑着

我，让我在原地打转，还好我熟悉水性，而且平日里也注重锻炼，否则

要是真的脱力死在水里了，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成了变成了那些白骨中

间的一份子？

张哈子听完这话，好奇的问，哈有这种怪鱼？就是不晓得好不好吃。

刘桑祎直接骂了一句，你恶不恶心，吃过人肉的鱼你也吃？

张哈子嘿嘿一笑，讲，又不是让你吃，你恶心什么？——也不是我吃，

你莫用这种眼神看我。

到了鱼塘边缘的时候，我看到之前的鱼塘底已经被乡亲们填上了一层浅

浅的土，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鱼塘里好像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声音，

这种声音很熟悉，好像是我在大学寝室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经常听到的声

音——寝室老大磨牙的声音。

那声音很是刺耳，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现在却出现在鱼塘的底

部，难道那里也有人在磨牙么？

我问陈先生，你听到这声音没有？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陈先生讲，我又不是聋子，肯定听到咯。

我又问，这是么子声音？

陈先生讲，你问我，我问哪个？

张哈子插口讲，你可以问我。

陈先生果然问，这是么子声音？

张哈子讲，你们没吃过脆骨么？这个声音像不像吃脆骨时候滴声音？嘣

嚓嘣嚓~这明显就是嚼骨头滴声音嘛！

我和陈先生听完这话都惊呆了，陈先生问，你滴意思是讲，那些归墟鱼

在吃白骨？

张哈子点头，问陈先生，你师傅有没有讲过归墟鱼不仅吃人肉，哈会吃

骨头？

陈先生讲，我当时就倒一杯茶滴功夫，能听到多少东西？

我问，归墟鱼连人肉都吃，会吃骨头有什么好奇怪的？

张哈子嘿嘿一笑，那声音有点诡异，然后我就听见他讲，如果归墟鱼连

骨头也吃滴话，那鱼塘底为么子哈会留下那么多骨头？

我想了想，然后立刻全身寒毛竖起，我震惊的讲，难道是……？

张哈子点点头，讲，人都有主副食，归墟鱼也有。所以只要有死人肉，

它们绝不会吃骨头。也就是讲，在这之前，一直有人往鱼塘里面扔死人

肉！



第 78 章 与世隔绝

虽然我已经想到了这样的推论结果，但是从张哈子嘴里听到的时候，我

还是忍不住的全身打了一个寒颤。是的，在大热天里，太阳底下，就这

样打了一个寒颤。

我完全没办法想象，用尸体来喂鱼是怎样的一种画面。再说了，哪里来

的那么多的尸体给他用来喂鱼？

我对张哈子讲，是不是弄错了，要真是你说的那样，哪里来的那么多死

人肉给这些归墟鱼吃？

张哈子再次露出那种冷笑的表情，眼睛也是眯着，就好像是完全没有眼

睛一样，他讲，农村里面，最不缺的是么子？是坟！漫山遍野都是坟，

你觉得哈会缺少尸体？

陈先生也好，刘桑祎也好，脸上的表情都不是很好看，很显然他们也是

被张哈子的这一席话给震住了。

张哈子的意思是，这些鱼吃的那些人肉都是从坟里面挖出来的？

我想到我爷爷下葬后第二天，我跟着大伯还是我爸去守坟，我听见身后

有脚步声，我爸过去查看的时候也看到了人影，所以才会追上去，只是

后来追丢了。难道那个时候，我听到的脚步声和我爸看到的那个人，就

是来盗我爷爷尸体准备去喂归墟鱼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爷爷爬出坟墓的原因是不是还可以加一项，因为

他是知道有喂归墟鱼的人存在，所以才会爬出来，避免被那人给盗走喂

鱼？可是如果我爷爷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不提前就告诉我们，让

我们防着谁谁谁，而是非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那样做呢？



村民们也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们找了一圈之后，没有找到村支书，所

以就跑过来问陈先生现在该怎么办。陈先生看了一眼张哈子，然后讲，

继续填吧。

然后村民们就继续填鱼塘，心里虽然发毛，但是陈先生毕竟是他们心目

中的救命恩人，恩人的话还是要听的。可以说，现在陈先生的话，比村

支书的话还要管用。

我问张哈子，你晓不晓得喂归墟鱼的人是哪个？

张哈子开口讲，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你是不是把我当算命先生老，掐

指一算，就能算出来答案？我跟你讲，要是我有这个本事，我马上算一

卦明天的六合彩，然后金盆洗手，再也不干这一行老！你看看，天天都

是和么子家伙打交道，都白哈了我这张英俊帅气滴脸。

我讲，张哈子，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觉得是我们来村子的那个晚上，

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家伙？

张哈子想了想，问我，你是讲那个要抢你脑壳滴家伙？

我点头。

张哈子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讲，有这个可能。不过，他养这一鱼塘滴归

墟鱼搞么子用？

我摇摇头，表示我不知道，我在书本上从来就没听到过有关归墟鱼的说

法，归墟倒是听说过。

张哈子又问陈先生，讲，你晓得归墟鱼对阴人有么子作用没？

陈先生摇头讲，我不晓得，我要是晓得，我早就讲出来咯。



然后张哈子又看着刘桑祎，问她晓不晓得，刘桑祎讲，我死的早，很多

事情都没听说过，死了之后就更加没听说过。

所以她也不晓得。

不过她这话怎么听都感觉味道怪怪的，很有一种她死得早，所以她骄傲

似的。

张哈子拿出手机，举在头上挪了半天，最终还是放弃，从进村那天他就

知道村子里没有信号，现在只不过是期待奇迹罢了。

很显然，奇迹没有出现，他有些烦躁的骂了起来，我日你屋个先人板

板，你们这是么子破地方，连手机信号都没有，本来还想问一哈屋里滴

老不死滴，现在估计只有到镇上才能打电话老。

我讲，你不能这么想，你应该想，我们村子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

源，你自己想想，从来到村子，你是不是就减少了对手机的依赖？你应

该感谢我们村子。

张哈子突然讲，你前一句讲滴是么子？

我疑惑的讲，我讲你减少了对手机的依赖啊。

张哈子讲，再前一句。

我讲我们村子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张哈子一拍额头，讲，对，就是这句，与世隔绝！但是绝对不是你讲的

世外桃源，而是一个与世隔绝滴鬼村！

我讲，你莫黑我，哪有你讲的那么严重。



张哈子嘿嘿冷笑一声，讲，你自己讲，要是现在我们在这里全部死掉

了，有谁会知道？

我掰掰手指头算了下，我家这边的情况学校那边同学也好老师也好，他

们都是知道的，手机打不通，位置很难找，所以算了半天，结果一个都

没想到。

张哈子又讲，有人喂归墟鱼这件事不能讲出去，不然到时候压不下来。

我和陈先生他们都点头表示晓得事情的严重后果。确实，要是乡亲们晓

得有人挖坟偷尸体喂鱼，那么到时候绝对会引起他们的愤怒和恐慌，到

时候人人之间相互猜忌，那就真的完蛋了。

我问，万一喂鱼的人还活着，他还会不会继续挖坟偷尸体？

陈先生讲，应该不会咯，从我们挖鱼塘开始，就没得人来阻止，说明可

能已经跑咯或者死咯。再讲咯，鱼塘都没有咯，他啷个喂鱼？

我看到张哈子听到这话张了张嘴，但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讲出口。

随着村民们逐渐填土，那嚼骨头的声音渐渐消失不见。我不知道张哈子

那句想要讲都没讲的话是什么，不过我倒是很希望事情真如陈先生讲的

那样，归墟鱼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是最好。村子里处处透露着诡异，能

少一处是一处。

午饭之后，张哈子要我带他在村子里转转。我带着他四处走走看看，最

后他也要求去山上看一看，见识见识九狮拜象。我带他上山之后，他一

眼就点出了那九头狮子，而且他也提出了和陈先生一样的问题，到底是

谁，给我们脚下的这座山命名的？

这个问题我不清楚，只有去问村支书或者查看村志。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剩下的时间就是闲逛，张哈子也交代我晚上摆灵位要注意的事情，他

讲，晚上摆牌位滴时候，有一点你要记到起，那就是一定要按原来滴位

置摆，而且摆滴时候要念一句，请某某先人归位。就这两点，千万莫记

错老。当然，就算记错老也没关系，因为最重要滴是最后一点——如果

有人喊你，你千万莫答应，不然就麻烦了。

我听到这里，心里一惊，我讲，么子麻烦？

张哈子讲，其实也不算么子麻烦，就是可能你滴魂没得老。

我当时就骂道，我擦，这还不算麻烦？我反悔了，我不去了，你们爱谁

去谁去。

张哈子讲，我们三个都不能去，因为我们是匠人。其他人也不能去，因

为他们不像你，他们没有你招阴。

我讲，你么子意思？

他讲，你哈记得到王青松讲滴那个故事不？牌位自己会走路，自己会讲

话，难道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么子古怪？

我问，么子古怪？

他讲，就是暂时哈不晓得，所以喊你去探探路啊。

说真的，我当时真想一脚把张哈子踹下山去，弄死他得了。

不管怎样，晚上如常到来了，我也和计划一样，到了祠堂大门口，我回

头看了一眼张哈子他们，他们几乎是同时对我挥挥手，让我赶紧进去。

张哈子讲，赶紧滴，别害怕，我们在门外护着你。

我心里暗骂，你丫的怎么不在北京天安门看着我？



骂归骂，任务还是要完成。我推门走进祠堂，一股古朴却诡异的气息就

朝我袭来。我看着堂屋里那散落一地的灵位，一想到灵位会自己走路自

己说话，我头皮就一阵发麻。

第 79 章 死到临头

我本来打算是按照陈先生以前的做法，把祠堂的大门给打开，算是给自

己留一条后路，但是我往里面刚走几步，身后就传来大门被关上的声

音，之后还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竟然还被他们给锁了起来！

大门外面传来张哈子的声音，他讲，你么子时候把灵位摆完老，我就么

子时候给你开门。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都已经无力骂他了。更何况，我担心我的声音太

大，会惊醒一些沉睡在祠堂里的那些东西。

我小心翼翼的往前走去，微弱的月光透过云层照在院子里，使得原本就

很干净的院子变得更加干净起来，仿佛是染上了一层洁白的薄纱。如果

在城市里能看到这样的美景，我想我应该会很乐意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

里欣赏，可这里是供奉村子里已亡人的祠堂，氛围显然完全不同。

我的前面是散落了一地灵位的堂屋，四周是空旷的院子，除了我一个活

人以外，什么都没有。我尽量的放轻我的脚步，然后竖起耳朵去听有没

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发出。

一直走到堂屋里面，我除了听见我自己的脚步声，什么也没有听见。张

哈子讲这些灵位有古怪，我看也没有什么古怪。我到这个时候突然意识

到，这肯定是他们的一个恶作剧，否则真的有危险的话，他们怎么可能

把我锁在祠堂里面？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然后从兜里拿出王青松

下午时候给我写的那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灵位的摆放顺序。虽然我认为



张哈子是在恶作剧，但是他说的要按顺序摆放，这一点我还是要遵守

的。

灵位散落在地上，很是凌乱，而且全部都是正面朝下，看不见它们上面

写的名字。为了更快的把这些灵位摆放上去，我决定先把它们全部翻过

来，然后按照纸条上的顺序把灵位在地面上先摆好，之后就只要一块块

往神龛上挪就行了。

我没数一共有多少块，大概有个七八十块的样子，翻起来很快，就是最

后排序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不过总的来说，一切进展都还算顺利，至

少没有给我闹什么怪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更加坚定了张哈子他们

是在给我恶作剧的想法。

于是我就放的更加开了，之前很小心的动作，也就没那么在意，变得有

些随意起来了。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灵位一块块放上去便算是

大功告成了。

第一位毫无疑问的是王农友。再往后，都是王家先辈那几代的灵位，很

顺利的就放了上去，这种顺利一直持续到近几代王家先人的时候才遇到

一点小挫折。

当我刚把那块牌位放上去之后，我走下专门放灵位的梯子，来到神龛面

前，弯腰躬身之后，我轻声念叨了一句，请王功权先人归位。刚念完这

一句，「啪」的一声，灵位就掉下神龛，一下子砸到了地上。

祠堂里面本来就安静的不像话，除了我在这里翻灵位和捡灵位的声音

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可是现在突然「啪」的一声，吓得我差点跳

起来。

等我看清楚了声音来源之后，我暗道差点被吓死，原来仅仅只是一块灵

位。于是我拿着这块灵位，再次爬上专门放灵位的梯子，把这块灵位放



上去。并且在放的时候，我特地把它往神龛的后面放了放，这样的话，

即便是有风或者其它什么小动物，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这块灵位给推下

去。

是的，我当时的想法仍旧是，这块灵位是一些自然原因弄掉下去的，而

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我这样错误的认识，差点要了我的命。

等我把这块灵位放上去后，我再次走下梯子，在神龛面前弯腰躬身轻念

一句，请王功权先人归位。

「啪」！

这个声音再次响起，那位叫做王功权的灵位再一次掉下了神龛，而这一

次，那块灵位不是掉在地上，而是直接砸在我的后脑勺上。有那么一瞬

间，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就好像是发高烧那样，脑子里一片浆

糊，什么都分不清楚，一切都是空白一样。

等我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时候，才看见那块灵位安安静静的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以为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之后，我很快就联想到张哈子讲的这些灵位有古怪的话。更何况，我距

离神龛的位置少说也有三四步，就算风吹，也不可能把灵位吹这么远的

距离！

我顾不上地上那些还没有摆放上去的灵位，而是马上跑到祠堂的大门

口，从门缝里往外看去，对着外面大喊张哈子他们的名字，并且告诉他

们祠堂里出问题了，可是我叫唤了一阵，却没有任何人回应我，更可怕

的是，我从门缝里看出去的时候，竟然一个人也没有看见！

我站在大门的后面，背靠着大门，视线一动不动的盯着堂屋里的那些牌

位，生怕他们会像王青松说的那样，从神龛上跳下来，然后自己走到院



子里晒月亮。还好，暂时一切都还很安静。

我突然想起来，出问题的灵位上面写的名字叫做王功权，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上次张哈子在请先人归位的时候，就叫了这个名字，然后去替

村民转身了。既然这位先人已经替王家后人去转身了，为什么它还会掉

下来砸我的脑袋？

我打算就这样背靠着门板坐到天亮，反正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再

去堂屋里弄那些诡异的灵位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门外面突然传来一个

声音，他讲，小娃娃，你是不是很想出来啊？

我听到这个声音，头皮一阵发麻，因为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看到外面有

人，而在这个声音响起来之前，我也没有听到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所

以，这个声音就是那样凭空出现的！

我全身瑟瑟发抖，大夏天的我感到一阵寒冷，我没有应他的话，因为我

害怕这是鬼点名。

然后那个声音继续讲，你不晓得我，但是我晓得你。你是洛朝廷滴孙

子，洛启东滴侄儿，洛云帆滴儿子。其实前几天我们见过，不过你不记

得我咯。当时我没有替你大伯转身，就被那个重庆佬赶回来咯。

我脑袋嗡的一声，他说的不正是上次那个倒在祠堂门口的纸人吗！他为

什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一直被关在祠堂外面！？

他讲，我晓得你帮你大伯转了身，但是你晓不晓得，你和你大伯都要死

到临头咯。

我猜他这是危言耸听，所以还是没有开口。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讲，

这个村子不是你想滴那么简单，你要是不信，你进去翻哈子第二排倒数

第三块和第四块牌子，倒数第一排最后一块牌子，你看咯就晓得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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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信他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双脚还是忍不住的走进堂屋

里。我看了一眼地上的灵位，我之前明明已经全部翻过来了，可现在倒

数第一排和第二排竟然全部又翻了过来。

我将信将疑的走到第二排末尾的位置，蹲下去，翻开倒数第三块牌子，

当我看到上面名字的时候，我的双眼差点瞪出眼眶。

我看的很清楚，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王青松之灵位

我颤抖着右手，去翻开第四块灵位，上面写着：洛启东之灵位

我的大脑已经放弃了思考，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灵位上的名字会变。我

恍恍惚惚的走到倒数第一排最后一个牌子那里，蹲下，单手翻开灵位，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洛小阳之灵位

我双眼一黑，晕了过去。

失去意识之前，我听到门口的那个声音传来，离那些村外人远点儿，他

们都是冲着你爷爷遗物来滴……

第 80 章 王青松死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屋子里就我一个人，张哈子不知

道跑到哪里去了。我想，他现在应该是在担心我会揍他。

出门以后，我妈刚好把饭菜端上转，然后就招呼我吃饭，我问我爸和张

哈子呢？不等他们吃饭么？

我妈讲，村支书死了，他们都到他屋里帮忙去咯。

「啪」！



我刚端上饭碗，就脱手摔到地上，瓷碗碎了一地，碗里的饭菜也洒了一

地。如果是小时候的话，那么我这个时候肯定会挨我妈的一顿狠骂。但

是现在，我妈只是嘟囔了我几句，她讲，你都这么大滴人咯，怎么还连

个碗都端不住，看你以后啷个讨到老婆。

我没有理会我妈的唠叨，因为我现在满脑子里都是昨晚在祠堂里听到的

那个声音。他说村支书，我大伯，还有我都快死到临头了，当时我还以

为只是他在危言耸听，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

如果按照这个顺序，那么，下一个死的就是我大伯！

再然后，就是我！！！

我饭都没顾上吃，拔腿就往村支书家跑，我妈在身后一个劲儿的叫我先

吃饭，可我像是没听到一样，只顾着往前跑。

我耳边是不断呼啸的风，我眼里只有不断倒退的院子，我甚至能够听到

我的心脏在咚咚迅速的跳动着，我张大着嘴巴尽力的呼吸，似乎只有这

样才能减轻我肺里面因为缺氧造成的疼痛。我觉得这次奔跑，已经跑出

了我人生最快的记录。

跑到村子中央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肺都要炸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

下，而我停下来之后才发现，我所处在的位置，恰好就在祠堂大门口不

远处。我一边弓着身子喘息一边侧过头去看了一眼祠堂的大门。

大门上换了一把新锁，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张哈子锁我的那把锁。大门还

是原来那两扇大门，古朴苍老。而我，昨天就是在那扇门后面，听到门

这边的声音在对我说话。

我看过去的时候，似乎都看见了一个穿着一身白衣的人在对着我笑，可

是等我再看的时候，除了那两扇大门外，什么都没有。应该是我跑太

快，大脑缺氧造成的幻觉。



可如果是幻觉，那昨晚的事情怎么解释？门后的声音，祠堂里写着我名

字的灵位，难道也是我的幻觉？还有那个声音，让我离村子外面的人远

一点，说他们都是冲着我爷爷的遗物来的，那是不是说我连张哈子陈先

生都不能再相信了？

想到这里，我反而没有之前那么着急着去村支书家里了。因为我要去那

边本来就是要找张哈子的，可是现在我犹豫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

相信他们。

所以我在看了一眼祠堂后，便直起身子来，走向村子中央的凹凹里。

这次我的速度不快，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弄明白，得边走边想。

路上碰到了一些乡亲们，他们见到我后都是绕着路走。现在在村子里已

经有这样的传言，那就是只要和我家沾上关系的，都不会有好下场。这

个传言起源于陈泥匠死后，兴盛于村支书死后。

当初要烧死我大伯的呼声，就是因为陈泥匠死后的五体投地，等到五体

投地解开了，而且村民们亲自见识了头上的红月亮之后，这才对我家和

我大伯稍稍的态度稍微缓和一些，可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村支

书就死了，这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地，甚至还不如以前。

一路上我就看到很多村民对我指指点点，并且还有的老人对他的孙子孙

女说，要离我远一点，说我是背时鬼，化生子（我们那边的方言，大致

意思是灾星、不听话的人）。以至于那些小孩子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恐

惧，

等我走到村支书院子门口的时候，就听到里面有敲锣打鼓以及吹唢呐的

声音。村支书的院子里人很多，和陈泥匠不一样的是，村支书是王家村

的人，只要是王姓的都会来祭拜。所以一个院子里塞得满满当当，可是



议论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点，那就是村支书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走

就走了？

他们看到我进来后，基本上就都闭口不言了，好像是生怕被我听到什么

似的。对于他们的态度我没有生气，因为如果换做是我，我想我也会和

他们一样。

我很快就在人群里找到了我爸和大伯，因为他们两个被人为的隔开了一

段距离，就好像是他们身上长着一米长的尖刺一样，扎的那些姓王的不

敢靠近。我知道，他们这是在避着我爸和大伯，就和避着我一样。

我走过去的时候，我爸和大伯正蹲在地上，大伯在巴喳巴喳抽烟，我爸

则是沉默不语。很明显，王家的人不允许我爸插手村支书王青松的丧

事。

我也蹲着，问我爸，晓不晓得是啷个死滴？

我爸讲，他们讲和陈泥匠滴死法一样，嘴巴大大滴张到起滴，眼睛珠子

都快凸出来咯，有人讲是黑死滴。

我又问，大概是么子时候死滴？

我爸讲，这个不好讲，人是早上发现滴，那个时候人都冷咯，估计昨天

晚上就死咯。

这个时候大伯插话讲，估计是昨天晚上九十点钟滴时候。

村子里有丧事的时候，大伯一般都去帮忙，他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如

果真的是九十点钟的话，那么就是在我昨晚晕过去之后。那也就是讲，

那个声音真的预测到了王青松会死这件事。那么，接下来就会是大伯，

最后是……



我不晓得我应不应该把这件事给大伯讲，就在我犹豫滴时候，陈先生走

过来找到我，让我跟他过去一下。

我跟着陈先生走到王青松的灵堂前，我本以为是要给他上香，却没想到

陈先生直接带我进了堂屋左边的屋子。进了屋子之后，看到张哈子和刘

桑祎竟然都在。他们的脸色都不是很好看，看到我进来后，看了我一

眼，没有讲话。

我问，喊我过来搞么子？

既然昨晚的那个声音说的是对的，那么他说让我离这三个村外人远点，

很可能也是正确的。所以我对他们的态度，就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在变

化。可是，如果连他们都不能相信，我还能相信谁？

陈先生问我，昨晚你到祠堂里面看到咯么子？

我把昨晚的事情给他们说了一遍，但是却把最后那句话给省略了。

陈先生听完后皱到眉头问我，你是讲，你看到了牌位上面有你们三个滴

名字？

我点点头，表示肯定。

陈先生看了一眼刘桑祎，刘桑祎点点头，然后我看到陈先生从身后拿出

两块灵位，递到我手上，他讲，这是昨晚我们进去后找到滴。当时你平

躺着睡到堂屋里面，头朝里，脚朝外，这块牌位就立到你脚掌前面滴。

我想了想陈先生描述的画面，然后心里一惊，那样的姿势，不正是人死

了之后摆在灵堂里面的姿势么？

我再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灵位，一块写着洛启东，一块写着洛小阳！



昨晚我看到滴是真的！

我惊慌失措滴讲，还有一块呢？

陈先生讲，在外面灵堂上。

我知道，那块上面写着王青松。

陈先生讲，王家人还没来得及准备牌位，那块牌位就摆在那里咯。不过

我问了哈，他们都不晓得是哪个置办滴牌位。反正有咯一块，他们就用

咯。

我心想，莫非是牌位自己走上灵堂去的？

想到这里，我全身寒毛竖起，手一松，牌位掉在地上，我大伯的那块倒

在地上，我的那块，稳稳当当的立在我面前，背对着我，字面朝前，就

好像是一块碑，立在坟墓前。

这时，外面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棺材里面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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